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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鸽
□李明哲

孟子曰：“庠者养也，
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书院则始于唐、兴于宋，
尤其重视授业解惑与人格
养成——师生晨诵夕省、
辩难问疑，在传习经典的
同时涵养心性、砥砺品行，
历代先贤往往在书院的山
水庭院之间延续着知识和
精神的薪火。本栏目将以
文学化的视角走进书院：
既关注其建筑规制、学规
学约，也讲述人物掌故、日
常细节，透过文字感受一
方庭院中的读书声、论道
情，“天之未丧斯文也”。

物语

入 德 之 门

渔浦书院位于湖南省慈利县阳

和土家族乡的渔浦村，背倚太华山，

茹溪旁流、澧水绕前，已有 100 多年

的历史。从阳和乡下高速转向乡村

公路，田野间陇陇青绿，油菜长势喜

人，土地之上蓬勃新鲜的力量让人的

心境平和安宁。村舍房屋被一片片

绿意环绕，远山合围、近水相依，诗画

田园尽在眼前。转过几道弯，远远望

见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古木苍苍

掩映其间，那便是渔浦书院了。

明朝万历年间的慈利县志记载：

“环慈皆丛山……民以佃猎渔罟为

生，而无外慕。”溇澧大地因处于大山

之中，文化闭塞、教育落后，即使是富

家子弟也要到外地的书院深造。清

光绪九年秋（1883 年），慈利名绅田

金楠议建学院，众乡绅附议并慷慨捐

资。书院修建至一半时，因资金短缺

面临半途而废的境遇，乡富李长青置

酒集客，酒至半酣之际起身对宾客

道：“乡校之兴，适届今日，前之富者，

已不及待，兹不可以省乎！”这位乡富

是出了名的吝啬，今日竟然慷慨出资

百万，众人惊异其言行的同时也受到

感召，竞相出资捐赠。历时 3年多，

书院于 1887年春终于建成。

行至书院门口，但见青灰的围

墙上沿以灰白的线条勾勒出轮廓，

檐角飞翘的马头墙高高耸立，高低错

落间尽显古朴风雅之美。黑白相间

的瓦当给墙面绘出花边，阳光在檐下

投出浅浅的阴影，和婉静美。院墙的

高垛之下立着一扇小门，门框以红石

条砌成，石条上雕刻着水波一样的纹

理。两扇烟色的旧木门对开，门上裂

出一道道竖纹，斑驳厚重。门额之上

写有“入德之门”几字——“入德”一

词源于儒家经典，寓意书院注重道

德修养，希望学子通过修身养性实

现人格的完善。门两边分别挂着

“慈利县渔浦书院青少年科普教育

基地”“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渔浦小

学”两块匾额，历经百年，学脉绵延，

这里仍发挥着教育功用，仍是教书

育人的主阵地。

从“入德之门”进入渔浦书院，宁

静感和厚重感扑面而来。两棵百年

翠柏撑起一片绿荫，阳光泻下明暗相

间的光影，古树枝干苍劲、筋骨铮铮，

像是某种无声的力量在传承、生长。

院落的内墙挂着儒家思想核心伦理

体系的 12 个字：仁、义、礼、智、信、

忠、孝、悌、节、恕、勇、让，传统文化与

时代的脉搏同频，连接着过去、现在、

未来。踩着古柏投下的影子，踏上书

院正门前的石阶，依稀看到学者在此

讲学、学子在此求学的身影，他们留

下的脚印就刻在石阶深深浅浅的痕

迹里。

那一年，渔浦书院初建成，便汇

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在此讲学，他们是

阎镇珩、李绍华、吴恭亨、田金楠、向

庭佐等，书院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

来此求学。

那一年，渔浦书院改为高等学

堂，中共红色电台创始人之一张沈川

在此学习。学堂课程丰富，包括国

文、英文、物理、历史等，曾经的书院

山长吴恭亨题联“新学阐欧美；深山

生龙蛇”“茹澧百派合；太华一峰高”，

生动诠释了渔浦书院的时代作用和

地位。

那一年，渔浦书院改名渔浦小

学，培养了许多知名人士。大革命时

期，学校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张沈

川等人在此组织民众、发动革命。后

来，学校又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基地，

为抗日运动作出了贡献。

…… ……

渔 猎 群 经

书院大门两侧楹联为“渔猎群

经，导扬百氏；浦云十色，溪月九

霄”，出自晚清湖湘学者曾传构之

手，既表达了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

的含义，也提出了重教兴学、惠泽

百姓的教育主张。上联照应书院

之“功能”，广泛涉猎经典，以学识

文化教导滋养百家弟子——“渔

猎”一词带着湖湘人“霸得蛮”的狠

劲儿，这正是渔浦学子代代相传的

求索精神；下联描绘景色，云绚丽、

月明朗，自有山水辽阔的旷达之

境，同时隐喻文章锦绣，祝愿学子

蟾宫折桂。现在读来，这副对联似

乎暗含一种微妙的平衡：行动上热

忱浓烈，如深海暗流、如火焰燃烧；

心态上恬淡静远，如高空皓月、如

天边云霞。

大门的门槛是条石雕琢而成，被

来来往往的脚步磨得光滑。为表“尊

师重道”的精神，教师走门槛的中间，

学生走门槛的两边——百年过去，门

槛两边比中间矮了许多。跨过门槛

进入内院操场，几株古柏与外院的一

样挺拔、苍劲、森郁。100年时间，它

们默默守护在这里，见证岁月的变

迁，也陪伴一代又一代学子度过了无

数晨昏日夜。

操场两侧是书院的东西两斋，

两斋各设一道隔音墙，书声琅琅彼

此不相闻。据说，当时是以草木灰

混着黄泥土浇筑于墙砖之中，又算

好了隔音墙与书斋的距离，才能达

到如此效果——可惜现在见到的隔

音墙是后来修缮的，已经失去了隔

音的效果。西面的书斋，现在依然

是渔浦小学的教室，从正殿的西侧

转过去，穿过一道耳门就到了教室

外的长廊。古色古香的书斋依旧是

当时的模样，而从中走出的读书人，

不再是布衣长衫的九澧青年，而是

戴着红领巾的小小少年。学生的歌

声、读书声、嬉闹声如同一条回旋着

水花的溪流，流淌在灰墙黛瓦的宁

静之中，生生不息地带给古老的书

院绵延无尽的活力。

书院正殿的对联是：“今日小学

堂，愿诸努力；他年新人物，从此诞

生”，出自吴恭亨之手，横批为“茹溪

撷秀”。这副对联直白通俗，与大门

对联的风格截然不同，留下了不同时

期的文化特征。作为澧水流域教育

发展的“活化石”，渔浦书院的教育理

念不断向前发展，从科举制度废除之

前的传统理学到民主革命的思想与

维新变法交汇碰撞，渔浦书院的教育

思想也从“渔猎群经，导扬百氏”变为

“他年新人物，从此诞生”。

新浪潮、新思想涌现新人物——

维新变法时期的李炳寰、田邦璇，辛

亥革命时期的李执中、王正雅、杜心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袁任远、

于兆龙、张沈川……他们在渔浦书院

博学包容、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下，

纷纷成为时代弄潮儿或某个领域的

领军人物。

溪 月 九 霄

从正殿的大门望出去，庭院深

深、古木苍苍，阳光斜落在门窗上，风

里依稀响起晨诵暮读的回声。

那一年，李炳寰在渔浦书院师从

吴恭亨，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

沙时务学堂；田邦璇随父田金楠就读

渔浦书院，与李炳寰同年考入长沙时

务学堂；后来，李炳寰、田邦璇等人追

随梁启超、熊希龄等流亡日本。

那一年，14岁的杜心五来到渔浦

书院求学，读经史、练书法。杜心五

勤奋努力，深得山长器重，命他赴澧

州应考。1900年，杜心五赴日留学，

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孙中山保镖，后

来以“南北大侠”的名号享誉全国。

那一年，王育瑛在渔浦书院启

蒙，后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入职川军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43军

第五师旅长、198师师长、第 54军副

军长等职。1939 年，王育瑛率部远

征缅甸抗日。

那一年，年幼的张沈川在渔浦书

院读书。他于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年组建慈利共产党组织，后

来被誉为“红色电波之父”。

…… ……

在“彰义祠”看到了这些“新人

物”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们生命的高

度和广度与时代共振，而决定他们

一生走向的起点正是这所乡间书

院。后来，他们成就了各自的辉煌

人生，辉映着这所乡间的书院，影响

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这不正是

“渔猎群经，导扬百氏；浦云十色，溪

月九霄”吗？

穿过墨香的气息，走过亭台楼

阁，轻抚红墙青砖，青苔悄然没过天

井的石阶，岁月爬过老墙留下的斑驳

痕迹，却也无法掩去匠心独具的精

致。每一块青砖背面都刻有“渔浦书

院造”的字迹，这样的烙印永远无法

磨灭。老墙的勾缝精细又利落，线条

流畅、纹路清晰，墙上用泥土石灰绘

出的“忠孝”二字，现在看来依然脉络

分明、笔锋劲道。100 多年过去，当

年办学的豪气和志向依旧激荡着人

心，让人由衷发出赞叹。

登上“八角楼”，也就是当年的藏

书楼，村书记老廖感慨地介绍：书院

藏书原有近 10 万册，可惜历经社会

变迁而散失殆尽，藏书楼如今仅留下

一方古老的菊花石砚台。书桌上有

一本由慈利旧时影集编辑而成的书

籍，黑白页面上一张张老照片恍如旧

梦：那些灰调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

如今的溇澧大地山明水秀。书架的

一角摆放着清华大学学生与渔浦小

学的孩子共同完成的手工作品，一幅

“毛线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绿色的田

野之上盛开着一朵蓝色的花，生长着

一棵红色的心形树，“花”与“树”沐浴

在阳光下，生机盎然。

澧水河畔，太华山下，古老的渔

浦书院静默于苍苍古木之间，它的传

奇不在于固守，而在于一次又一次崭

新的开始。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慈利县芙蓉学校）

去年某晚，雨骤风狂。我蜷在沙

发里看书，妻子忽然从厨房抱着一只

鸽子出来。鸽子裹着灰色的羽毛，雨

珠顺着羽毛簌簌滑落，翅膀紧蜷，喙

尖轻颤，显然是冻得没了气力。

我惊问：“哪里来的？”妻子在围

裙上擦了擦手：“正炒菜呢，就听见玻

璃被雨打得‘啪啪’响，抬头见两只鸟

儿扒在窗台，抖得像枯叶，心一软就

抓了这只进来。”

窗外暮色昏沉，凄风卷着冷雨，

我不由慨叹：“要捉就捉一对，单留一

只，另一只可怎么过啊？”不禁想起那

句：“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

谁去？”妻子嗔道：“一手拿锅铲，一手

抓鸽子，哪里顾得上另一只？能救回

这只已是万幸。”

于是，便将鸽子留在家中，任其

自由起落。这鸽子倒是机灵，总能寻

到暖和之处。我们准备休息，竟在暖

气片前的纸箱子上寻见了它，想来在

风雨里着实冻得够呛。

拍了照片“雨夜来客”发朋友圈，

一个网友留言：“一只小鸽子？放它

回家吧。”至少现在不行，我回复道：

“心安之处，便是吾乡。”盘算着添置

个笼子安顿它，待养得熟络了，这里

便是它的家了。怕鸽子孤单，我和妻

子还想着开春给它寻个伴儿。

春天悄然而至。上午，妻子在街

上碰到同事老王——他可是养鸽子的

行家。闲聊间说起家中这只鸽子，妻

子提起讨一只给它“配对”的念头，又

坦言不知它是公是母。老王笑着说：

“这我一看便知。”待妻子细细讲完它

的习性，老王沉吟道：“这是只信鸽。”

“哦？就是传说中千里传书、从

不迷路的信鸽？”

老王点点头接着说：“信鸽最是

认家，你便是喂得再好也难养熟。一

旦放飞，它定会循着天性飞回出生

地，不管路途多远，也不管在那边过

得好坏，这辈子都不会回头。”

我心头一颤：这般执念与坚守，

真不枉一个“信”字。这可是人所难

以企及的境界，不知于它究竟是幸福

还是宿命？

“ 那 就 放 了 它 吧 ……”我 轻 声

说。妻子沉默了。每日添食换水，看

它在客厅盘旋，听它翅膀掠过窗帘的

轻响，早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象着放飞的情境：晨光中，我松

开双手，鸽子振翅而起，越飞越高，渐

渐化作天际一个小点，此后便是“渚

云低暗度，关月冷相随”，前路茫茫，

多少风霜雨雪！

“我来放飞，你录像留个纪念

吧。”我提议。妻子眼圈微红：“舍不

得。回到它老家，就真比咱家好吗？”

我劝道：“爱它，便还它自由嘛。”妻子

低声道：“你放吧。我……不看。”

我一时语塞。其实，我又何尝不

是如此？虽不至于落泪，心中也实难

割舍。鸽子在这个家待了半年，从冬

雨敲窗到春华满庭，早已是家中不可

或缺的一员了。

晚饭时说起放飞的事，儿子忽然

冒出一句：“这好办，我吃了它吧。”妻

子瞪圆了眼：“你胡说！”儿子故意逗

她：“我真杀！”妻子拍案而起：“你

敢！”我在一旁暗笑，这坏小子是存心

吓唬他妈妈呢——宽敞漂亮的笼子

是儿子精心挑选的，食盆水盏是他用

矿泉水瓶改造的，就连笼内的栖息横

棍也是他悉心绑扎的。我故作训斥：

“臭小子，这半年来，你喂过几次食，

换过几次水？在我们心里，它和你一

样，都是家里的孩子。”

作家冯骥才在《珍珠鸟》一文的

最后写道：“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

境界。”我总有些疑惑：小珍珠鸟的父

母当真“信赖”过作者吗？囚笼之中，

又何来真正“美好的境界”呢？

对我而言也是如此。明知信鸽的

天性是翱翔天际、驰骋云间，却因一己

私念将它羁留了半载。月光透过窗帘

缝隙照进卧室，我依稀听到阳台上鸽

子轻轻的“咕咕”声，声音里似有对故

土的眷恋。其实，谁又不是一个漂泊

者呢？明日，晨光熹微之时，我便亲手

送它启程——这份心底盘桓的不舍，

都会揉进无尽的祝福：愿它剪开叠叠

云霭，循着故土的气息，寻到那日在我

家窗台与它失散的伴侣……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鱼台县教体局）

慈利·渔浦书院

慈利算不得一座名城，渔浦书

院算不得一座名书院，书院的山长

田金楠、吴恭亨等也算不得声名远

播之士。然而，当我们重新经过渔

浦书院之时，仍然能一窥当年学风

鼎盛的壮采。

田金楠是渔浦书院的首任山

长。从零星资料中可以知道，田金

楠自幼便有神童之誉，20 余岁成为

贡生后却没有继续科举求仕之路，

而是选择了回乡教书，进而创办渔

浦书院。对于田金楠，有人评价为

“愿读书、不做官；焉用文、与偕隐”，

可能正是这种性格决定了田金楠的

选择。

对于渔浦书院，田金楠志向极

大，他曾为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峒

蛮讧汉，土酋啸明，中更李唐赵宋，

上下古今二千年，禽狝草薙，汔无宁

时，日月曾几何，弦歌诗书，盖四海

承平久矣；澧水带前，太华屏后，远

环龙寨天门，蜿蜒磅礴数百里，鳞错

虬盘，凑此堂宇，乾坤兹一洗，将相

文武，与诸君深造期之。”上联历数

两千余年的教育历史，下联则写出

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形态。渔

浦书院，是田金楠“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的理想场所，绝不仅仅是乡间

的一间书塾而已。

从流传的诗文联语来看，田金

楠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应该属于

传统的文人一类。他的继任山长

吴恭亨则不然，一腔愤懑之情积郁

于胸，嬉笑怒骂，自成文章。对于

晚清、民国的时局，吴恭亨深感忧

虑，他一方面为文化难以传继而惋

惜，另一方面又热切盼望从这片积

弊百年的土地上生出新的思想。

他曾登上长沙天心阁，举头四顾、

刬然长啸，发出“天地苍茫，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心胸开拓，块以

视衡岳，杯以视洞庭”的感慨，对于

当时的风云人物，吴恭亨则长叹：

“盖为湘局下一掬之泪矣。其庞然

大者，如段祺瑞，如徐树铮……皆

冰消瓦解，或走或死，几成千篇一

律之结局。然则谓多兵可以自固，

吾民弱可以重侮者，其果信耶，抑

非耶？”

吴 恭 亨 晚 年 写 下 著 作《对 联

话》，记载了关于渔浦书院的教育精

神，以及乡贤田金楠、陈逢元、袁少

枚诸人的言谈行止，吉光片羽，赖以

流传。设若没有吴恭亨的著作，田

金楠的文采风流恐难以为后世所

知，渔浦书院或许也将渐渐消没于

尘世之间；而若没有渔浦书院和它

的历任山长，《对联话》一书的文学

价值和其中的思想价值也要大打折

扣。一本著作与一座书院，就这样

默默地牵绊于斯。

田金楠应是守成传统的性格，

吴恭亨则锐意进取，但他二人相交

甚笃，也常以学问互通有无。两名

山长的学识无疑深刻影响着渔浦书

院的教育观念和书院的莘莘学子，

所以书院颇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担当。书院尊重传统

的价值，学子在这里弦诵不绝，承继

先贤之道；同时也绝不故步自封，新

人物、新文化、新思潮在这里风云际

会、滚滚向前。这是书院的担当和

使命，也是历任山长的胸襟和抱负。

先贤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

之谓不朽。”

兴庠创序，使学子有所依，此之

谓立功。

著书立说，使后世有所鉴，此之

谓立言。

传道济世，使天下有所化，此之

谓立德。

如此，则渔浦书院可谓不朽，则

田金楠、吴恭亨诸公可谓不朽矣。

◉编后记

虽久不废 斯谓不朽
□本报记者 金 锐

渔浦江山天下稀渔浦江山天下稀
□李文丽


